
青山之于长臂猿，犹如长臂猿之于刘
振河。爱猿成了痴，护猿就是他的命。

——题记

2022.8.22 星期一
主编│罗安明 版式│陈海冰 检校│招志云 蔡法

人物B06

刘
振
河
：

深
情
爱
猿
六
十
年

文\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刘
婧
姝

今年 7 月的
一天，一辆车稳稳
地停在了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霸王岭分
局东二管理站门
口，一位拄着拐
杖、头发花白的老
人下了车，眼前的
青山倒映在他的
眼眸中，混沌的目
光 透 出 一 丝 清
亮。曾经那个身
手矫健、在山林中
追着长臂猿奔跑
记录的青年人已
不再是当年模样。

这位老人名
叫刘振河，因工作
与海南结缘，曾长
期致力于海南长
臂猿保护研究。

再见青山 往事浮现

“这是我曾经做长臂猿保护工作的地方。”他指着
眼前稍显破旧的楼房，告诉在一旁搀扶自己的儿女，语
气里满是骄傲。

刘振河今年85岁，曾长期在霸王岭一带从事长臂
猿研究和保护工作，被当地群众称为“长臂猿之父”。

1963年，刘振河作为广东省昆虫研究所调查队的
队员，来到海南岛开展野生动植物调查，从此与海南结
下了不解之缘。

彼时，大家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还比较薄弱，霸
王岭一带的长臂猿数量在不断减少。他是个斯文的读
书人，话不多，却为了保护长臂猿发过怒。

一天，他正在山里整理资料，忽然听见一阵轰隆隆
的炮声，便循声觅去，没想到竟看到有人在山中用机械
开路。他非常清楚那些人在建生产道路，目的是开山
伐林。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冲到头顶，他与现场的工人
争吵起来。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海南长臂猿的数量
从上千只锐减至个位数，形势堪忧。“必须建保护区，长
臂猿的数量不能再少了。”刘振河心里非常着急，一直
想着为保护长臂猿做点什么。

这场冲突结束后，他立即给广东省政府写信，给中
科院写信，向地方政府反映，发出保护海南长臂猿的声
音。时任霸王岭林业局局长洪德威对他提出的加大对
长臂猿的保护力度、联合申报建立长臂猿保护区的建
议十分认同。

可建立长臂猿保护区与林场开发背道而驰，如果
有了保护区，森林砍伐就必须停止，这将给霸王岭林场
的木材生产带来很大的损失。

当时的技术管理员杨秀深算了一笔账：要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必须停止东二、东五两个林场的林木采伐，
停止斧头岭东三林场的建场工作。当时，通往东三林场
的公路已经开挖了好几公里，前期基建工程的支出高达
70万元。“7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霸王岭林业局一
年上交国家的利润也就100万元左右。”杨秀深说。

尽管如此，洪德威仍力排众议，采纳了刘振河的建
议，采取以营林为基础、采育择伐相结合的森林分类经
营方式，进行荒山造林，发展松香、橡胶等特色产业，实
现可持续发展。1980年，经广东省政府批准，霸王岭省
级自然保护区成立，长臂猿保护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1984年，刘振河作为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带着《海南长臂猿种群生态研
究》课题，再次扎进了霸王岭，开始对长臂猿进行长期监
测，直至1988年霸王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海南长臂猿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信念扎根 无怨无悔

在热带雨林中跟踪监测长臂猿十分不易，尤其是
在经费不足、设备落后的情况下。那么当年刘振河靠
什么监测长臂猿呢？

他缓缓看向脚下说：“靠双脚跑路。”这并非一句玩
笑话。

一双解放鞋、一台索尼牌录音机、一本记录本、一
把砍刀，就是那时他和同事的全部工具。长臂猿一般
早上6点左右开始鸣叫，为了便于监测，他们必须每天
凌晨4点起床，带上干粮用手电筒照明赶路。林间没有
路，他和助手用镰、斧劈出来，用双脚一步步走出来。

不仅设备落后，他们的临时住所也极为简陋。“用
茅草、蒲葵搭棚，两块木板拼起来就是床。”曾担任刘振
河助手的陈庆回忆说，葵叶棚不保暖，山间的冬天是最
难熬的，山上气温比山下低5摄氏度左右，而且湿度大，
被子常被打湿，夜间冻得人发抖。

监测长臂猿的工作十分艰苦，刘振河身边的助手
换了一批又一批，只有陈庆一直坚持。陈庆，原本是东
二林场的一名伐木工人，刘振河来到霸王岭后，他加入
了长臂猿监测队伍。

1985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刘振河
用5000元将葵叶棚改造成了两间泥砖瓦房。这是霸王
岭的第一个工作站，被保护区职工称为追踪长臂猿的

“老点”。2007年，这两间泥砖瓦房又被改造成了木屋。
1986年的一天，刘振河在追踪长臂猿的途中误食

了老鼠啃过的食物，下山后开始恶心、发烧，被送至医
院时已几近昏迷。

“吃什么药都不起作用，最后只能全身换血，在医
院住了3个多月。”刘振河坦然地说，“在山里，什么意外
都有可能发生，但既然选择了，就不后悔。”

1995年，刘振河带着妻子回到霸王岭，宣布了他提
前退休的消息。其实，他不忍离开这片流过血、流过汗
的热带雨林，更不忍离开他守护监测了10多年的海南
长臂猿。但老伴生病了，需要他在身边照料。

阔别稍久，眷与时长。2017年，他在家人的陪伴
下，退休后首次归来，再见青山与老友。此后的几年，
只要身体允许，他都如约回来看看，哪怕已经爬不了
山，乘车游览也觉得开心。

“以前去别的地方旅游他都闹着要走，只有来霸王
岭不喊着要走。”刘振河之女刘玲玲介绍，这些年父亲
每次回霸王岭都要在同一个地方拍照。

与猿结缘 半生欢喜

郑海强1988年加入长臂猿监测队伍，是这支队伍
的“后来者”。听了许多关于长臂猿监测的往事后，海
南日报记者决定跟着他上山，重走刘振河当年监测长
臂猿的路线，探访大家口中的“老点”。

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经过两道关卡后，抵达科研
栈道入口处。“就是这儿。”郑海强走在前面带路。

沿木栈道拾级而上，郁郁葱葱的高大树木遮挡住
了夏日灼热的阳光。走了一会儿，郑海强指着林间尚
存的“沟壑”说：“这就是以前用的采伐道，多大的树木
都能砍了运下去，连‘树王’‘树神’都差点没保住。”

“树神”“树王”是位于东四林场后山的两棵陆均
松，“树神”树龄已超过2600年，“树王”树龄超过2000
年。“老点”就建在“树神”附近。

郑海强努力寻找“老点”的位置，摸索了一会儿，终
于抵达记忆中的地方。眼前的一处残垣断壁，就是“老
点”——当年长臂猿监测队队员们在雨林中的“家”。

告别“老点”，郑海强向密林深处走去，穿过荆棘，
直至悬崖峭壁旁的一块大石头上，这里是一个长臂猿
监测点。

郑海强今年55岁，长臂猿监测队里几乎都是和他
年纪差不多的“老人”，没有年轻人。他和陈庆一样，十
分怀念刘振河带着他们上山监测长臂猿的日子。

“他是用生命在守护长臂猿的人。”陈庆说，刘振河
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投入专注让他深受触动。

“他工作勤勤恳恳，虽然年纪比我大，但每次都跟
我们一起爬山，衣服很少有干的，我偶尔还能换班回
家，他每次进山一待就是一两个月。”如今陈庆已经退
休，但刘振河为保护长臂猿所作出的努力在他心中留
下了不灭的印记。

信念，一旦扎下根，是会发芽的。经过以刘振河、
洪德威等人为代表的“护猿人”几十年的艰苦努力，霸
王岭片区的海南长臂猿数量已增至2022年4月的5群
36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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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斧头岭，一只海南
长臂猿在树上活动。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